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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天，我随兴来到豫宁公园，沿着 100多级的台阶一
路攀登到顶。山顶正对县城大街的地方，现建有一栋两层的中国
传统风格的阁楼，名曰“古艾楼”。我站在古艾楼旁欣赏阁楼之美
时，忽然想起以往的事情。

多年前，在阁楼的位置上，一直矗立着一座雄伟的“革命烈士
纪念塔”。21世纪初，纪念塔迁移至武宁县革命烈士陵园，自那
以后，此山及周边地区就开发成了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公园。

我徜徉在山脊人行道上，呼吸着茂密森林所带来的清新空
气。距离阁楼约三十步的山脊路旁立有一石碑，底座造型为军刀
手柄状，犹如刀锋直插入土中，走近察看正面碑文：武宁县城第一
个中共党组织、红十六军攻打武宁县城纪念碑。背面碑文除概述
了武宁县城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过程外，还简述了 1930年
红十六军攻打县城的概况。

从碑文中我细读后发现，在中共武宁县第一个党组织建立以
后，1927年 8月 14日，武宁县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逮
捕并枪杀了共产党人朱美厚、方谊修等人。我翻开武宁史料，记
录了方谊修烈士乃甫田乡烟港村珊厦方家自然村人。我也是甫
田人，对老家的烈士更是充满了崇敬之情，也促使我进一步去挖
掘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

珊厦方家距离县城约 20公里，位于太平山下，烟港河边，整
个自然村呈珊瑚状扇形分布，是一个拥有500多年历史文化的自
然村。五百年前，一世祖方璁四于明成化年间来到此地，见其山
环水抱、藏风聚气、林木葱郁、土厚泉甘，于是由北乡二十七都嗒
溪瑶坑（今澧溪镇牌楼村），携家眷分迁烟港之阳并赋名珊厦，筑
屋立堂，历经明、清、民国直至现代，子孙繁衍近20代。

几百年来，方家子弟勤耕苦读，文治武功，人才辈出。据不完
全统计，珊厦方家从明万历年间至民国时期，有正七品以上文武
官员25人，民国时期县长1人。在科举考试中，方孟缙登科进士
（明嘉靖乙未科，1535年）；举人除方孟缙（明嘉靖壬午科1522年）
外，还有方翰（清嘉庆辛酉科 1801年）、方迪周（清道光甲午科副
举人1834年）和方贤材（清光绪己丑科1877年）。珊厦方家可谓
文风鼎盛，远近闻名。

方谊修，1905年 10月 4日，出生于珊厦方家的一个耕读世
家，其父方贤汗经商做布匹生意，家境殷实。他是方贤汗的次子，
7岁入私塾，后就读县高等小学，之后又考入江西省立九江第六
师范学校，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革命思想，与同学李仕
毅（甫田杨廖村人）等人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他从
师范学校毕业回乡后，就在县城城北小学任教员。

1925年秋，在武宁县启智小学任教的邓尚志由南昌一师同
学罗文炳介绍入党后，也在县城启智、宏毅、勤俭等小学和县立中
学物色建党对象，先后发展朱美厚（甫田太平山村人）、陈宙新等
人入党，于 1926年 3月成立中共武宁县城党小组，组长邓尚志。
此后又相继发展汤亚伊、方谊修、卢治光、李仕毅、李阳和、张爱慈
等人入党，该小组于同年8月升为县城支部，书记邓尚志，隶属江
西地委。

1926年秋，方谊修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县党支部委员，中共
武宁县支部创始人之一。1926年冬，进入武汉农民讲习所学
习。1927年 5月，他被派回武宁，任农民协会主席，负责农运工
作。他在全县建立农民协会，开展了“二五”减租运动，先后在武
宁县城、澧溪、大源、甫田发展农民参加，同村参加的还有方後致、
方贤德、方贤忠等10余人，农民运动在武宁达到了高潮。

1927年8月14日，武宁国民党右派县长张沃下令关闭城门，
包围中共武宁支部第三书记朱美厚住宅，其时朱美厚、方谊修、方
自强、李仕毅4人正在开会，全部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方谊修
等人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最后，敌人以“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
罪名，于8月28日将朱美厚、方谊修和李仕毅3人，在县城南门外
杀害。就义前，他们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方谊修烈士牺牲时年仅 22岁，正处人生佳年，没有后代，甚
至连一张供人瞻仰的相片都没有留下。他本可以以教书为生，娶
妻生子，衣食无忧。但面对国家积贫积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恶劣动荡的社会大环境，他毅然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洪流中。为了
民族的崛起和大义，为国为民、以身殉国的无我精神，犹如熊熊火
炬永照人间。

方谊修烈士牺牲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激励着方
家族人在民族解放和复兴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他之后又出现了
方贤俊、方谊仁、方谊升、方由清等多名珊厦方家族人，为家乡、全
国解放和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方谊仁、方谊升皆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武宁地下党小组五成员之一，为迎接家乡解
放，开展了多项革命活动，他们均为离休干部；又如方由清，华东
陆军学院毕业，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参加了抗美
援朝作战，任战地记者，副团级，离休干部。

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精神，使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甫田乡深入挖掘当地的红色元素，在方谊修故里建成了方
谊修广场、党群活动室、党建文化墙等多处红色阵地。这些红色
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传承红色基因，擦亮红色文化品牌，也必将助
力乡村振兴。

彭泽县东升镇堰塘村的
西部，有一列小山，相对高度
也就百余公尺，方圆几公里，
没有名字，因为主峰在堰塘村
的西部，当地居民习惯称它

“西边山”。
抗战时期，就这片方圆不

过几百平方米的西边山，却被
战火燃烧得土焦石烫，平地下
降了一公尺，留下了几百具中
国热血男儿的躯体！

素有“长江天险”之称的
马当，是长江咽喉，也是长江
的“第二道门槛”，国民政府在
咽喉处有重兵把守，并修建了
大量坚固工事和炮台，又将大
量船只沉于峡口以阻止日寇
炮艇沿江西上。一旦丢失，日
寇便可以长驱直入，直捣武
汉，长江流域的大片河山将很
快沦陷为殖民地。可是天险
代替不了现代化的国防。由
于内奸告密，1938 年 6 月 25
日，日寇攻陷“长江天险”重镇
马当，彭泽沦陷。侵略者的铁
蹄踏入我长江腹地，国民政府
下死决心夺回失地。命令国
民革命军第 43 军、27 军、16
军、21军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彭
泽及马当失地。

日寇依仗飞机大炮、坦克
军舰的掩护，又有优势兵力和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长驱直
入，不可一世，如入无人之境，
一路烧杀奸掳，彭泽处于白色
恐怖之中。当时黄花、马路
口、太泊湖一带驻扎着大批日
军，西边山就是太泊湖尾梢的
一个要地。

西边山，是紧扼彭泽通往
长江与安徽、景德镇陆地的必
经之路，也是水道通向长江的
唯一必经之路，像个喇叭口，
狭长而曲折，素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称。北部紧连太
泊湖，是连接长江的水路要
道。在军事上西边山有着很
大的战略地位。日军派了一
个中队的兵力，和数挺机关
枪，多门迫击炮固守西边山。
并在周围山头修筑了各种工
事和战壕。

日军拆掉堰塘丁家及东西
林各村的民房，强迫当地居民
在西边山上构建了许多牢固的
工事和碉堡。据当时被抓，强
迫为日军往山头送水和给养的
原堰塘村老书记何长友控诉：
站在西边山的碉堡上，可以一
览东升大畈、畈上、松林、堰塘
几个村的大片开阔地，日军碉
堡上的机关枪迫击炮可以击中
任何一个射程内的目标。当时
就有好几个无辜百姓成为日军
训练作乐的靶子。

这是一个卡在咽喉里的
毒刺，必须拔掉！西边山易守
难攻，按国军计划，7月26日凌
晨以三个连的兵力从三个方
向同时偷袭日军驻西边山据
点，拔掉这颗毒瘤。按计划，
73师一个连由畈上村向守备
在畈上老鹰嘴的日军发起进
攻，拿下老鹰嘴后迅速切断西
边山日军与上屋张日军的援
兵外围联系，167师的第七大

队由西北向西边山北侧发起
攻击，切断日军太泊湖水路的
援兵；东部由总指挥21军郝营
长率领一个连的兵力正面由
堰塘丁家、东西林发起佯攻，
计划凌晨 6时向日军发起总
攻，必须在两小时之内迅速拿
下西边山，占领阵地。

凌晨，西边山下起了大
雾，朦胧中，日军碉堡射击孔
里露出的灯光如鬼火一般在
半空闪烁，是不可多得的好机
会，真是天赐良机。按预定计
划，各方参战部队必须进入预
定地点等候命令。

偏偏西北部方向却迟迟
不见动静。总指挥郝营长多
次派通信兵与 167师联系，回
答是：正在途中。

原来，167师薛蔚英是个
惧怕战争的胆小鬼，为了保存
实力，他按兵不动，其实他的
第七中队此时正在离西边山
不到五华里的浪溪麻山安营
扎寨，生火做饭呢。眼见最好
时光已过，雾气也在慢慢退
却，再不发起攻击我军将完全
暴露在敌人的枪眼下了。郝
营长顾不得再等第七中队的
到来了，下令攻击！

刹那间，枪声大作，手榴
弹爆炸声震耳。日军还没有
缓过神来，慌忙架起机枪，茫
无目的乱射。强大的火力网
迫使中国军队与之对峙，正
面、西面进攻受阻。西北方向
敌人也赶紧过来支援。尽管
一时我军受阻，但此时确是夺
取西边山最佳时间，如果 167
师七大队同时发起进攻夺取
西边山应该连盆抓鱼了。可
是这个第七大队听见枪炮声
仍按兵不动。照样吃他的饭，
睡他的觉。坐山观虎斗。似
乎这场战争压根儿就与他们
无关。以致失去了夺取西边
山的最佳时间。但这次战斗
的失利与七大队有直接关系，
尽管后来薛蔚英受到了军法
处理，但损失已不可挽回了。

雾，在慢慢褪去，人完全
暴露在日寇的枪口之下。进
攻部队不得不用手榴弹炸出
烟雾退出战场。

参战部队没有到位，援兵
不能到来，弹药消耗得不到补
充，战士没有给及，郝营长心
急似火，多次告急。

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只知
道下死命令攻击，哪管战场的
实际情况？不得已，郝营长不
得不多次下令冲锋。

一次又一次的冲锋被强火
力压下来，一个又一个战士在
敌人的枪口前倒下。鲜血浸透
了西边山土地，流到了山下。

淘汰的汉阳造怎么敌得
过日寇的三八大盖？日本的
三八大盖一公里可以致命，国
产的汉阳造500米还够不上杀
伤力。进攻部队在没有遮挡
物的开阔地和居高临下的日
寇枪底下成了不折不扣的活
靶子。血肉之躯怎敌得过日
寇的迫击炮弹的肆虐？炮弹
不停落在战士身边和头上。

部队大量减员。
部队只能退出敌人的射

击范围外暂时休整。接下来
的拉锯疲劳战对于日寇来说
并没有什么受挫，反而给了他
们休整的机会。每天的进攻
都会在战场留下几具中国士
兵的尸体。狂妄的日寇将俘
虏的中国士兵捆绑起来，浇上
煤油点燃，一阵阵撕心裂肺的
惨叫，带着人肉的臭味像一团
团飞滚的风火轮滚下山去。
老百姓流泪了；郝营长眼珠出
血了；中国的士兵愤怒了！不
将这群畜生赶出中国还算是
中国人吗？

上峰再次下达了死命
令！第七大队仍按兵不动。
郝营长最后一次检阅了自己
所有士兵，下令：所有战士，包
括伤员，只要能站起来的，全
部上战场，29日拂晓发起最后
进攻。枪上刺刀，肩背大刀，
就是用牙咬也要把小日本咬
下去！

这是一个多么寂静的夜
啊？这是临行前的安详！这
是告别人生的沉默！没有眼
泪，没有悲伤！只有对日寇的
满腔仇恨和对亲人默默的祝
福和祈祷。夜，漫长的夜，夜，
短暂的夜，月亮不忍心看着战
士们的诀别，偷偷躲进云层。
祖国啊，你的儿子将要为你洒
尽最后一滴鲜血了！

由班排长组织的敢死队
趁夜色摸到了敌人的战壕
边，一声令下，手榴弹雨点般
投向了敌阵地，“冲啊！”“杀
啊！”杀声四起，面对中国军
队这种视死如归的自杀式的
攻击，日寇胆怯了，肉搏在混
战中展开，刀光四溅，血肉横
飞，尸体遍地，中国军人以自
己的血肉之躯，用手中的钢
刀杀得日寇屁滚尿流，龟缩
到了大本营。终于西边山暂
时回到了我们手里。

穷凶极恶的日寇是不甘
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公然违
背国际战争公约，竟向西边山
投放化学毒气弹！没有化学
战经验的中国军人欢乐还没
有结束就稀里糊涂地安详睡
去了……

距西边山几百米的堰塘
丁家的一棵古树下，正看着自
己的部队夺下西边山的郝营
长，被突然飞过来的一枚迫击
炮弹击中。他没有倒下！死
的时候一手扶着大树，一手叉
腰，眼睛一动不动看着西边山
上！在他的身边堆积着据说
有几担谷萝都挑不下的机枪
子弹壳！

中国军队以顽强的毅力
和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精神
打赢了这次战斗，重创了日
寇，打破了日本不可战胜的
神话。也为几个月后的万家
岭战役大捷鼓舞了士气，增
强了斗志，为中国军队谱写
了又一篇可歌可泣的英雄篇
章！

死难的中国英雄永垂不
朽！

□ 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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